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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風
尚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影
評
十
年
︾
可

真
是
一
本
奇
書
，
為
甚
麼
說
它
﹁
奇
﹂
？
因
為

從
來
沒
有
想
過
，
以
學
生
為
對
象
的
刊
物
，
居

然
有
過
那
麼
多
影
評
作
者
，
而
這
些
六
十
年
代

青
春
年
少
為
電
影
㠥
迷
的
作
者
，
都
因
熱
愛
電

影
，
努
力
堅
持
個
人
志
趣
，
今
日
已
各
自
孕
育
成
為

名
作
家
／
名
編
輯
／
名
編
劇
／
名
影
評
人
／
知
名
大

導
演
，
或
在
文
化
教
育
界
另
一
位
置
有
所
成
就
。

他
們
大
半
都
是
﹁
獅
子
山
下
﹂
時
代
零
用
錢
不
多
的

窮
小
子
，
除
了
看
電
影
／
評
電
影
，
還
節
衣
縮
食
買

活
動
攝
影
機
和
器
材
拍
電
影
，
當
年
科
技
沒
今
天
發

達
，
就
算
拍
個
短
片
，
哪
會
像
數
碼
攝
錄
機
容
易
舉

手
成
章
？
拍
了
短
片
，
還
得
沖
印
剪
接
大
做
一
番
功

夫
，
對
他
們
來
說
，
十
幾
分
鐘
八
米
厘
／
超
八
米
厘

的
小
電
影
也
是
了
不
起
的
奢
侈
，
了
不
起
的
辛
勞
，

那
時
代
未
見
經
傳
的
小
導
演
們
，
便
無
不
有
過
啃
白

麵
包
吃
馬
鈴
薯
苦
中
作
樂
的
日
子
。

︽
影
評
十
年
︾
那
群
今
日
熟
悉
的
作
者
名
字
，
學
生

周
報
老
讀
者
看
到
故
人
無
恙
，
固
然
無
限
驚
喜
；
至

於
周
報
停
刊
後
出
生
的
讀
者
，
由
於
那
些
作
者
的
名

字
還
經
常
見
報
，
也
當
同
樣
感
到
親
切
而
不
陌
生
；

最
令
筆
者
感
興
趣
的
是
在
作
者
名
單
中
，
居
然
意
外

發
現
了
﹁
十
三
妹
﹂，
久
仰
大
名
，
苦
於
未
見
其
文
，

自
不
免
第
一
時
間
急
於
拜
讀
她
那
篇
︿
第
一
次
看
粵

劇
﹀
了
。

山
東
人
談
粵
劇
，
不
止
前
無
古
人
，
至
今
還
未
有
來
者
吧
，
她

坦
言
因
為
欣
賞
廣
東
話
而
愛
上
粵
曲
，
認
為
粵
曲
比
時
代
曲
還

悅
耳
，
說
任
劍
輝
台
風
好
過
徐
玉
蘭
、
范
瑞
娟
，
甚
至
超
越
名

滿
大
江
南
北
有
﹁
冬
皇
﹂
美
譽
的
京
劇
名
伶
孟
小
冬
，
這
話
要

是
由
廣
東
戲
迷
說
出
來
，
可
就
開
罪
不
少
京
劇
越
劇
迷
了
，
前

輩
文
化
人
都
說
心
快
口
直
是
十
三
妹
一
貫
作
風
，
從
她
文
中
強

烈
的
個
人
意
見
可
見
一
斑
。

︽
影
評
十
年
︾
中
外
國
粵
語
片
無
不
提
及
，
可
喜
在
大
部
分
名

片
今
日
都
有
影
碟
，
電
視
不
時
也
有
播
映
，
老
戲
迷
溫
故
知

新
，
對
年
輕
戲
迷
也
帶
來
新
鮮
感
，
能
夠
喚
起
新
舊
影
癡
影
迷

集
體
回
憶
，
就
不
算
明
日
黃
花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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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曉
鳳

第一電影奇書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大
家
有
留
意
開
日
劇
的
，
最
近
煲
劇
時

會
發
覺
這
一
季
日
劇
有
不
少
港
人
熟
悉
的

面
孔
，
包
括
山
口
智
子
、
瀨
戶
朝
香
，
當

然
還
有
紅
足
十
多
年
的
木
村
拓
哉
。
這
些

都
是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紅
極
一
時
的
日
劇

明
星
，
想
不
到
來
到
廿
一
世
紀
又
再
次
看
到
他
們

的
演
出
。
港
劇
中
，
近
期
兩
線
劇
㞊
飛
的
亦
是
前

輩
級
的
藝
人
劉
松
仁
、
苗
僑
偉
。
如
果
翻
開
報
紙

娛
樂
版
，
更
會
留
意
到
一
班
八
、
九
十
年
代
的
舊

人
周
海
媚
、
關
詠
荷
、
吳
啟
華
、
歐
陽
震
華
、
吳

鎮
宇
等
，
亦
正
密
鑼
緊
鼓
要
復
出
拍
電
視
劇
。
原

來
青
黃
不
接
的
現
象
不
只
發
生
在
香
港
，
也
不
只

發
生
在
幕
後
，
也
同
樣
出
現
在
幕
前
，
不
論
編
導

演
都
同
時
出
現
老
化
現
象
。

隨
㠥
人
口
增
加
，
生
力
軍
源
源
不
絕
的
加
入
電

視
行
，
再
加
上
外
國
學
成
歸
來
的
，
理
應
人
才
輩
出
，
何
解

會
有
這
樣
青
黃
不
接
的
現
象
？
首
先
，
現
代
人
都
是
比
較
急

功
近
利
，
以
前
的
藝
人
大
都
是
基
於
興
趣
而
投
考
藝
員
訓
練

班
，
所
以
都
會
用
心
去
鑽
研
演
技
，
但
現
在
的
藝
人
會
透
過

不
同
的
途
徑
入
行
，
但
目
的
都
只
是
為
了
搵
錢
。
他
們
最
重

視
的
不
是
演
技
，
而
是
外
形
，
故
入
行
第
一
件
事
就
要
學
識

chok

，
卻
欠
缺
獨
特
氣
質
。
新
人
有
時
亦
很
難
令
觀
眾
留
下

印
象
，
因
為
潮
流
興
長
髮
，
就
個
個
女
藝
員
都
是
長
頭
髮
，

潮
流
興
短
髮
，
大
家
又
一
窩
蜂
去
剪
短
髮
，
完
全
沒
有
自
己

的
獨
特
個
性
，
就
連
整
容
，
五
官
的
改
造
，
都
是
標
準
指
定

面
譜
，
難
怪
男
的
個
個
都
變
成
了
林
㞒
，
女
的
個
個
都
是

A
ngelababy

，
這
樣
又
怎
能
樹
立
自
己
的
形
象
和
風
格
呢
！

以
前
的
藝
人
工
作
非
常
專
注
，
拍
劇
就
是
拍
劇
，
不
會
分

心
，
在
演
戲
上
尊
定
了
基
礎
，
才
會
再
拓
展
其
他
相
關
的
演

藝
事
業
。
但
現
在
的
藝
人
剛
起
步
就
已
經
百
足
咁
多
爪
，
又

要
拍
劇
，
又
要
唱
歌
，
又
要
拍
電
影
、
拍
廣
告
，
近
年
還
流

行
演
舞
台
劇
，
還
要
登
台
搵
真
銀
，
個
個
都
成
了
大
忙
人
，

根
本
沒
時
間
再
去
鑽
研
角
色
、
鑽
研
演
技
。
沒
有
深
層
演

技
，
只
靠
樣
貌
搵
食
，
又
怎
可
能
站
得
穩
呢
？

除
了
藝
人
本
身
問
題
之
外
，
電
視
台
起
用
新
人
也
同
樣
功

利
。
以
前
選
角
大
都
只
能
在
訓
練
班
內
揀
選
，
但
現
在
有
港

姐
、
港
男
、
口靚
模
、
歌
星
，
有
更
多
訓
練
班
以
外
的
選
擇
。

縱
然
訓
練
班
藝
員
受
過
正
式
戲
劇
訓
練
，
但
論
知
名
度
當
然

不
及
曾
參
加
過
選
美
、
已
有
非
常
高
見
報
率
的
港
姐
、
口靚

模
，
製
作
人
基
於
現
實
考
慮
，
最
終
多
會
選
擇
已
具
一
定
知

名
度
、
卻
未
有
受
過
戲
劇
訓
練
的
藝
人
。
這
也
造
成
了
惡
性

循
環
，
令
藝
人
覺
得
知
名
度
原
來
比
演
技
更
重
要
。

以
前
電
視
台
覺
得
一
個
新
人
有
潛
質
，
就
會
全
力
催
谷
，

會
大
膽
起
用
新
人
來
擔
正
，
就
好
像
當
年
黃
日
華
、
苗
僑

偉
，
訓
練
班
出
來
不
久
就
在
︽
過
客
︾
中
當
主
角
。
大
家
都

知
道
天
生
出
來
就
懂
得
演
戲
的
人
並
不
多
，
大
多
是
靠
經
驗

累
積
的
，
電
視
台
給
予
機
會
，
套
套
擔
正
，
幾
套
下
來
演
技

就
漸
趨
穩
定
，
而
藝
員
的
主
角
地
位
也
奠
定
下
來
。
但
現
在

電
視
台
在
培
育
演
員
方
面
似
乎
比
以
往
保
守
，
即
使
已
冒
出

頭
來
的
演
員
，
還
是
不
太
放
心
讓
他
們
擔
大
旗
，
就
好
像
現

在
每
晚
八
點
半
，
都
會
見
到
劉
松
仁
的
發
揮
比
馬
國
明
大
得

多
。松

哥
的
演
技
當
然
無
庸
置
疑
，
但
其
實
馬
國
明
已
經
可
以

獨
當
一
面
，
如
果
還
是
不
放
心
給
他
們
㞊
飛
，
難
道
十
年

後
，
到
松
哥
七
十
多
歲
時
，
我
們
還
要
在
電
視
上
欣
賞
他
跟

不
同
年
紀
老
中
青
的
女
演
員
親
嘴
滾
床
單
嗎
？

青黃不接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航
海
近
廿
載
，
本
人
視
那
是
一

段
﹁
走
江
湖
﹂
之
生
命
歷
程
，
因

不
單
止
四
海
飄
泊
且
曾
在
日
本
、

星
馬
等
各
地
浪
蕩
遊
走
，
父
母
早

亡
孑
然
一
身
無
丁
點
家
庭
之
慮
，

錢
用
光
了
再
簽
一
張
合
同
又
下
船
當
班

浪
走
一
年
半
載
，
如
此
沒
有
掛
牽
地
過

了
好
一
段
日
子
。

到
處
浪
走
少
不
免
有
時
偷
雞
摸
狗
踩

踩
犯
罪
邊
沿
，
但
殺
人
無
力
求
懶
也
不

敢
做
太
過
犯
法
之
事
，
迄
今
午
夜
夢
迴

對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樁
富
士
山
下
做
了
偷

情
飛
賊
，
難
以
忘
懷
，
憶
之
實
堪
一

記
。當

年
船
期
小
休
，
阿
杜
揹
起
背
囊
上

了
富
士
五
湖
區
內
之
山
中
湖
畔
看
山
觀

瀑
的
閒
逛
，
中
午
在
富
士
宮
︵
一
個
小

市
集
︶
某
餐
廳
吃
廉
價
午
餐
，
鄰
桌
是

位
面
目
姣
秀
，
神
情
爽
朗
之
約
廿
歲
少
女
。
搭
訕
後

她
說
叫
杏
子
，
在
附
近
有
幢
父
親
買
下
之
小
別
墅
，

她
也
有
部
小
車
，
下
午
可
以
開
車
載
阿
杜
遊
遍
五
湖

區
，
在
下
說
我
在
河
口
的
湖
畔
之
山
宮
酒
店
已
住
了

兩
天
，
要
返
回
結
賬
才
能
跟
她
走
，
杏
子
會
說
簡
單

英
語
，
她
說
你
遠
來
是
客
，
不
必
這
樣
守
規
矩
：

﹁
一
切
且
聽
我
的
﹂。
隨
即
叫
我
上
餐
館
門
前
她
的
開

篷
小
車
，
車
到
我
所
住
的
山
宮
酒
店
後
面
本
人
所
住

之
三
樓
房
窗
下
，
叫
我
由
正
門
取
鎖
匙
上
房
，
入
房

把
行
李
背
包
雜
物
裹
紮
好
由
窗
口
向
下
一
丟
，
杏
子

在
樓
下
草
地
把
東
西
接
去
，
然
後
本
人
便
大
剌
剌
地

下
樓
施
施
然
走
出
旅
店
繞
到
店
後
上
了
杏
子
的
車
，

呼
嘯
揚
長
而
去
，
二
人
在
車
上
相
擁
大
笑
，
省
了
兩

天
房
租
一
萬
多
日
圓
，
更
妙
者
是
友
情
和
感
情
都
更

進
一
步
。
晚
上
就
在
五
湖
之
一
本
棲
湖
畔
杏
子
家
別

墅
同
烹
晚
膳
把
酒
談
心
，
由
並
排
共
飲
而
到
相
擁
同

吻
，
真
是
不
分
人
間
天
上
，
做
了
一
晚
﹁
逃
房

賊
﹂。
第
二
天
杏
子
要
回
東
京
，
本
人
要
到
神
戶
船

公
司
報
到
，
此
﹁
散
唷
那
㟫
﹂，
深
吻
後
告
別
此
一

次
富
士
五
湖
遊
，
實
畢
生
難
忘
︵
環
繞
富
士
山
有
山

中
湖
、
河
口
湖
、
本
棲
湖
、
西
湖
和
白
絲
湖
五
個

湖
︶。
時
至
今
日
有
這
杏
子
、
廣
島
之
俊
子
和
高
松

市
之
小
百
合
三
位
日
本
紅
顏
是
本
人
生
命
中
之
紅

花
，
這
餘
下
之
生
做
夢
也
特
別
香
甜
便
緣
在
於
此
，

唯
一
可
惜
的
是
這
眾
位
佳
人
分
別
之
後
一
個
也
沒
有

能
再
多
見
一
面
。

偷情飛賊
阿　杜

杜亦
有道

遊
罷
順
化
古
城
，
接
㠥
要
探
訪
的

是
﹁
美
山
遺
址
﹂。

美
山
不
是
一
座
山
，
是
一
個
塔
寺

區
，
越
文
是
﹁M

Y
SO
N

﹂。
美
山
是

占
婆
人
供
奉
國
王
和
神
祇
的
聖
地
，

年
代
比
吳
哥
窟
還
要
古
老
，
有
﹁
越
南
的

吳
哥
窟
﹂
之
稱
。
它
是
現
存
的
占
婆
王
國

時
期
最
古
老
最
龐
大
的
建
築
群
，
也
是
全

越
南
最
大
規
模
的
古
占
婆
國
宗
教
遺
址
。

在
公
元
四
世
紀
到
十
三
世
紀
，
這
裡
起

建
了
約
七
十
座
印
度
教
寺
廟
，
使
美
山
成

了
占
婆
國
的
宗
教
聖
地
。
作
為
東
南
亞
最

重
要
的
宗
教
聖
地
之
一
的
美
山
遺
址
，
與

柬
埔
寨
的
吳
哥
窟
、
印
尼
的
婆
羅
浮
屠
遺

址
、
緬
甸
的
蒲
甘
佛
塔
遺
址
齊
名
，
這
裡

也
是
研
究
古
占
婆
國
藝
術
及
其
發
展
過
程

的
主
要
地
方
。
一
九
九
九
年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將
美
山
遺
址
列
為
文
化
遺
產
，
登
入
︽
世
界

遺
產
名
錄
︾。

進
入
美
山
遺
址
，
看
到
十
多
根
直
徑
約
三
十
多
厘
米

的
柱
樑
聳
立
，
不
禁
發
自
內
心
的
驚
訝
和
讚
嘆
！
在

人
跡
罕
至
的
茂
密
樹
林
裡
，
竟
有
這
麼
精
美
絕
倫
的

建
築
。
占
婆
遺
址
群
散
亂
地
分
布
在
相
對
較
遠
的
地

點
，
彼
此
卻
又
似
乎
遙
相
呼
應
。
穿
過
茂
密
的
森
林

和
彎
彎
曲
曲
的
小
路
，
一
座
座
神
殿
和
古
塔
展
現
在

眼
前
。

走
在
僅
存
的
二
十
多
座
神
廟
裡
，
只
見
四
處
散
落
的

殘
破
巨
石
柱
和
石
塊
，
古
塔
牆
壁
上
雕
刻
㠥
的
女
神

像
也
佈
滿
青
苔
。
每
座
建
築
都
不
是
十
分
高
大
，
也

難
怪
有
人
把
其
與
吳
哥
窟
相
比
之
後
，
總
覺
得
缺
少

了
那
份
宏
偉
和
氣
概
。

建
築
之
外
，
美
山
塔
寺
群
中
的
占
婆
文
物
令
人
目
不

暇
給
。
不
僅
有
越
南
的
飛
天
，
還
有
越
南
維
納
斯
和

越
南
菩
薩
，
以
各
種
姿
態
和
諧
相
處
，
除
此
之
外
，

塔
寺
內
外
還
有
大
量
栩
栩
如
生
的
人
獸
石
雕
和
男
女

生
殖
器
官
雕
塑
，
讓
人
嘆
為
觀
止
。

越南的吳哥窟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聽
歌
聽
到
產
生
心
痛
的

感
覺
，
你
有
過
嗎
？

最
近
一
次
，
是
聽
台
灣

的
卑
南
族
歌
手
陳
建
年
唱

︽
鄉
愁
︾
時
，
感
觸
甚

深
，
聯
想
到
那
些
被
迫
遷
離
原

來
居
住
地
的
民
眾
，
就
有
了
心

痛
的
感
覺
。

陳
建
年
的
︽
鄉
愁
︾
歌
詞
非

常
簡
單
：
﹁
鄉
愁
不
是
在
別
後

才
湧
起
的
嗎
？
而
我
依
舊
踏
在

故
鄉
的
土
地
上
，
心
緒
為
何
無

端
的
翻
騰
？
只
因
為
父
親
曾
對

我
說
，
這
片
地
原
本
是
我
們
的

呀
！
﹂
頭
一
句
重
複
一
次
，
然

後
唱
完
整
段
後
，
又
重
複
第
一

句
，
跟
㠥
忽
然
來
幾
句
陳
建
年

外
公
陸
森
寶
寫
的
卑
南
族
民
謠

︽
美
麗
的
稻
穗
︾，
用
的
是
卑
南

語
唱
出
，
令
鄉
愁
的
味
道
濃
得

化
不
開
。
再
來
就
是
重
唱
，
最
後
把
第
一

句
歌
詞
唱
兩
遍
。
如
此
簡
單
，
卻
如
是
地

透
㠥
濃
濃
的
鄉
愁
氣
息
。

這
本
來
就
夠
讓
人
產
生
心
痛
的
感
覺

了
，
但
我
腦
海
聯
想
到
的
，
是
我
不
得
不

搬
離
住
了
十
年
的
老
家
，
離
開
時
的
感

受
，
心
痛
的
感
覺
就
更
深
了
。
又
想
到
香

港
不
少
老
人
家
，
因
為
居
住
的
地
區
要
發

展
，
被
迫
遷
離
時
的
感
受
，
心
痛
的
感
覺

又
深
一
層
。

發
展
，
這
就
是
令
人
不
得
產
生
鄉
愁
的

原
罪
吧
？
離
開
生
活
多
年
的
居
住
地
，
搬

到
新
環
境
，
是
多
麼
的
不
習
慣
，
多
麼
令

人
懷
念
那
些
從
前
的
鄉
親
朋
友
，
那
裡
的

一
切
，
是
那
麼
美
好
，
別
後
的
懷
念
是
免

不
了
的
，
但
是
，
在
離
開
時
，
就
站
在
原

來
那
片
土
地
上
，
能
不
心
痛
？
思
緒
能
不

翻
騰
？
能
不
滿
佈
鄉
愁
？

為
了
發
展
，
新
界
東
北
的
原
居
民
，
未

來
不
是
要
面
對
這
樣
的
鄉
愁
、
這
樣
的
心

痛
嗎
？
香
港
那
麼
一
丁
點
兒
小
，
卻
到
處

都
是
鄉
愁
，
這
不
是
最
令
人
心
痛
的
地
方

嗎
？ 心　痛

興　國

隨想
國

雲
南
除
了
是
我
國
其
中
一
個
湖
泊
最
多

的
省
份
外
，
它
的
山
脈
、
山
巒
、
山
貌
也

別
有
氣
派
，
這
些
高
山
不
但
風
景
優
美
，

人
文
景
觀
也
豐
富
；
置
身
其
中
，
除
了
吸

吮
大
自
然
的
芳
香
外
，
還
可
以
欣
賞
到
古

色
古
香
的
園
林
建
築
和
庭
院
寺
廟
。
所
以
，
山

不
但
是
雲
南
的
賣
點
，
不
同
的
山
更
各
有
風

格
。像

位
於
昆
明
市
東
北
郊
的
鳴
鳳
山
除
了
有
遮

天
蔽
日
的
蒼
翠
樹
木
外
，
更
建
置
多
種
瀕
危
植

物
園
區
，
不
但
是
領
略
奇
花
異
木
的
好
地
方
，

而
且
，
林
中
古
剎
樓
閣
星
羅
棋
佈
，
像
中
天
門

古
道
、
鳴
鳳
晨
鐘
、
太
和
遺
跡
、
永
樂
大
鐘

等
，
尤
其
是
建
於
明
朝
萬
曆
三
十
年
崇
禎
年
間

的
銅
瓦
寺
，
由
於
大
殿
用
黃
銅
鑄
成
，
陽
光
照

耀
下
光
芒
四
射
，
把
翠
谷
幽
林
映
照
得
金
光
燦

爛
，
得
名
﹁
金
殿
﹂。
令
這
個
國
家
級
森
林
公
園

多
一
份
歷
史
的
輝
煌
感
。

大
理
的
點
蒼
山
是
中
國
國
家
地
質
公
園
之

一
，
上
有
巍
峨
雄
壯
的
十
九
峰
，
下
有
莊
重
的

崇
聖
寺
三
塔
坐
鎮
，
加
上
浮
雲
、
積
雪
、
林

木
、
泉
水
、
岩
石
、
花
卉
等
構
成
其
蒼
莽
中
不

失
柔
美
的
形
象
，
令
人
神
往
。

不
過
，
我
這
次
遊
覽
的
是
位
於
玉
溪
通
海
縣
的
秀
山
。

秀
山
園
林
始
建
於
漢
代
，
經
過
千
餘
年
的
擴
建
和
修
繕
，

成
為
雲
南
四
大
名
山
之
一
，
早
在
明
代
就
有
書
文
記
載
，

它
跟
昆
明
的
金
馬
山
、
碧
雞
山
和
大
理
的
點
蒼
山
齊
名
，

也
曾
是
雲
南
佛
教
聖
地
，
山
上
建
有
清
涼
台
、
普
光
寺
和

湧
金
寺
等
。
除
了
花
木
繁
茂
外
，
還
匾
額
眾
多
。
因
為
歷

代
墨
客
騷
人
、
學
者
名
宦
皆
來
此
吟
詠
，
留
下
不
少
珍
貴

的
墨
跡
，
詩
情
洋
溢
，
書
法
更
屬
上
乘
之
作
。

正
如
其
名
，
秀
山
不
高
，
最
高
點
也
僅
海
拔
兩
千
一
百

米
，
沒
有
陡
峻
的
峭
壁
，
也
看
不
到
入
雲
的
峰
巔
，
卻
像

位
小
家
碧
玉
的
姑
娘
般
具
親
和
力
。
我
們
從
秀
山
公
園
坊

拾
級
而
上
，
三
彎
五
拐
，
漫
步
而
行
，
東
張
西
望
，
不
用

三
小
時
就
可
抵
達
山
頂
的
湧
金
寺
。

全
程
曲
徑
通
幽
，
蒼
籐
古
樹
纏
綿
交
織
，
綠
意
處
處
，

令
人
披
香
戴
芳
，
而
且
，
人
跡
稀
少
，
環
境
靜
謐
，
你
會

發
現
，
在
這
裡
，
千
姿
百
態
的
樹
木
比
花
朵
更
妖
嬈
，
沾

㠥
雨
露
的
葉
子
比
果
實
更
令
人
垂
涎
！
由
花
草
樹
木
構
成

的
天
地
也
把
秀
山
變
成
一
個
無
暑
的
清
涼
世
界
，
生
氣
勃

勃
，
又
秀
氣
玲
瓏
。
　

︵
再
遊
雲
南
之
五
︶

小家碧玉的秀山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80後」是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曾是集千萬寵
愛於一身的「小皇帝」。如今，「小皇帝」們已經
步入而立之年，作為獨生子女，他們有㠥不同於
多子女時代孩子的幾個明顯特點。
蜜罐中成長的獨生子女，多半是陽光男孩子和

陽光女孩。與前輩相比，積極的入世精神是「80
後」最大的優點。然而除此之外，「80後」也有
㠥令人遺憾的幾個缺陷。

薄情寡恩
過多的寵愛，必然造成被施愛者的冷漠寡情。
獨生子女時代的父母，從一個精神、物質雙貧

困的時代走過來，很多人理想幻滅之後，把撫養
唯一的孩子當成人生的最大目標。可惜他們的愛
多半是盲目的，認為盡量滿足孩子的所有慾望，
就是盡了父母的責任。過多的寵愛，對子女恰恰
成為一劑毒藥，不僅窒息了奮鬥精神，還讓子女
養成極端自私的性格。
眼見一些「80後」獨生子女長大成人之後，不

僅不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反而把盡量盤剝父母
看成理所應當之事。在他們眼裡，父母乃至祖父
母輩們，依然是自己當然的「奴僕」，有義務服從
自己的一切需要。小的時候，這不過是撒嬌的一
種方式 ，成人後就成了令人頭疼的毛病。很多
「80後」的父母將近暮年之時方才明白，自己也需
要一些個人空間，一些小小的物質享受，一些脫
離子女的自由，可惜已經擺脫不了「小皇帝」給
自己套上的枷鎖；於是父母們殘生的目的，就是
繼續服從孩子的所有慾望。
在北京，一些過了而立之年的「80後」，依然不

願意辛苦地謀一份穩定的工作，寧願在家啃吃父
母的退休金，且一點兒愧意全無。有位「海歸」
姑娘在家閒了多年，雖然沒有收入，可刷起母親
的信用卡來眼睛都不眨。母親每月4000多元退休

金，女兒出國旅遊一趟就能花掉5000美金。如此
消費讓年過花甲且已經單身的母親叫苦不迭。可
正是這位母親，當年對女兒要星星不給月亮，口
頭語就是「隨她去」，讓女兒自由發展。現在女兒
依然靠她養活，對她呼來喝去如同對保姆一樣。
姑娘自己花一千多塊錢買的洋種小貓死了，哭得
像個淚人，還花了幾百元去厚葬。而她的爺爺去
世，她連面都沒有露。奶奶病重，她寧願在家玩
遊戲，也不來照顧奶奶一天。當年，爺爺奶奶可
是傾其所有資助姑娘去留學，對她向來是寵愛有
加。
冷血的「80後」絕非個別。有位小伙子因是幾

代單傳，被父母捧㠥養大，年輕人從小就養成在
家無比驕橫的毛病。長大後雖然事業有成，對父
母依然是呼來喝去，稍不如意就大發脾氣。父母
只能對他小心翼翼，盡其所能滿足他的所有要
求。雖然父母供他讀完大學，幫他找了工作，給
他買了房子，可他從不給父母好臉色。父母依然
對兒子有無盡的愛，兒子卻坦言：他對父母一點
兒感情都談不上，甚至從心裡討厭父母，認為父
母早就過時了。
傳統的中國民間故事中都宣揚的是母慈子孝，

而現實版的中國家庭卻沒有那麼美妙。很多「80
後」年輕人曾被父母看成生活唯一的希望，而今
卻好像成了父母的「債主」。
我想，愛子女是本能，動物都會，而在「該放

手時就放手」這一點上，人類卻遠遠沒有動物做
得聰明。老狐狸還咬成年的小狐狸出窩兒呢，今
天的中國父母們，卻把生命的接力棒一直舉㠥不
敢放下。每每看到「80後」的父母雖然年紀一大
把了，還是不捨得吃不捨得穿，面色憔悴衣衫破
舊，已在為孫輩鞠躬盡瘁地效勞了，真是很感
慨。他們為子女吐的是血，收穫的卻是子女的冷
漠與輕視。

我以為，獨生子女時代的一個明顯結果，就是
造就了一代極端自我、薄情寡恩、不知回報的年
輕人。這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社會的不幸。獨子
父母多數都明白，靠子女養老是絕對無望的。所
以他們多數都打算奉獻完所有的餘熱，就趕緊進
養老院，了結自己的一生。老了絕不給子女添麻
煩，是獨生子女父母為子女做的最後一件事。

缺乏理想
「50後」曾有信仰，但後來破滅了，而他們的

後代「80後」中的很多人卻從來沒有過信仰。問
一個「80後」年輕人有甚麼信仰，多半會回答：
甚麼都不信！坦率得驚人。「80後」成長於一個
舊信仰破滅、新信仰又暫時缺失的時代，父母的
迷茫，讓孩子也徘徊在信仰之外。不信神不信教
不信各類主義，很多人成為典型的實用主義。不
少年輕人只信名利，甚至只信仰金錢。
環保、慈善組織的成員中更多是50、60、70

後，卻極少「80後」的身影。除非很優秀者，多
數「80後」對環保、慈善的活動並不怎麼關注，
職場的陞遷、銀行賬戶中金錢數額的增長，才是
他們生活的全部中心。出門帶水杯、舊東西重複
使用、做義工等環保主義的習慣，很多「80後」
們卻不屑為之，且把這些行為看成是「老土」。他
們只關心如何及時行樂，如何更多地賺到錢，如
何在同學、朋友前展示風光。
「80後」是摒棄紙質書的一代，很多人家裡裝

修豪華，書架中卻只擺㠥幾本流行通俗小說。電
視快餐文化是「80後」精神生活的主要來源。
「90後」崇拜的世界名著，很多「80後」卻還沒有
讀過，有工夫他們還讀專業書考證呢。「80後」
的精神生活，可以簡化為「無利不起早」。

物質享受
「80後」成長的時期正是中國百廢待興之時，

那時物質還未極大豐富，但「80後」的父母長輩
卻把嘴裡省下的每一點好東西都留給「小皇帝」。
父母極度節儉，「80後」卻從小吃穿不愁，甚至
能任意揮霍。成人之後，不少「80後」就養成了

耽於享受的習慣。月薪4千元上下的年輕人，也要
常花幾百元吃一頓海鮮自助，捨得用半個月工資
買一件名牌衣服，一個名牌包。剛上班沒有幾年
的「80後」，櫃子裡會塞滿了昂貴的鞋與包。這些
東西才是他或者她的最愛。「月光族」的稱謂，
就從「80後」開始。年輕人花光了自己的，能再
去花父母甚至爺爺奶奶的，他們覺得那錢遲早是
他們的，何不早些享受？

孤獨感
「80後」是中國第一代沒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從小在家一個人長大，孤獨感特別強，特別需要
朋友。凡是可能的時候，都要過呼朋喚友的日
子。然而彼此習慣了以自我為中心，朋友間也難
知心。如前輩那樣經得住考驗的真誠友誼少見，
更多的是互相攀比、爭風吃醋的交際圈。與前輩
相比，「80後」更不能靜靜地獨處，更需要在熱
鬧中證實自己的存在。從「80後」開始，中國的
親戚關係開始疏遠。「80後」特別害怕孤獨，卻
難以擺脫孤獨的命運。
說了一堆「80後」的毛病， 幸好一些獨生子女

看到自己的缺陷，也在努力完善人格。
觀察「80後」的成長歷史，頗有值得反思之

處。愛孩子似乎是家庭小事，但如何愛孩子，讓
孩子學會愛，卻關係㠥一個民族的興衰。

獨生子女的 缺點

■如何愛孩子，讓孩子學會愛，值得父母深思。

網上圖片


